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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能量與情感共同體敘事

———新疆民族電影的情感策略研究∗

余　 莉

［提　 要］ 　 新疆在我國“一帶一路”建設中處於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各族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道路的“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其中情感認同構成了“從感性到理

性”的基礎。 出於此，本文以情感研究的視角，通過十七年期間新疆民族電影的情感敘事分析，尤其

是以其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流傳最深遠的《冰山上的來客》為例，進行詳細的文本分析，分析了

該片在情感能量轉換與情感敘事策略上的特徵，認為該片將革命敘事與情感敘事有效交織、置換、

融合，利用情感認同策略，建構了一個情感共同體，從而形成一個行動共同體，這種情感策略暗合了

中國革命的情感工作模式，其成功具有必然性，對今天的主旋律商業電影亦有重要的示範意義。

［關鍵詞］ 　 情感敘事　 情感共同體　 情感工作　 新疆民族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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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研究視角下的電影研究

１９７０ 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學術界出現了“情感研究的革命”，波及到諸多學科，主要有心理學、
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學等研究範式。 當前西方頗為流行的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就是社會科學領域

正在經歷的一次“情感轉向”，凸顯了當代社會中情感問題日益複雜的趨勢，是對現代人情感世界

的一次重新發現。 國內也有一批社會學者致力於情感議題的研究，有郭景萍、成伯清、侯鈞生等成

熟學者，亦有王鵬、徐律等青年學者不斷加入到這一研究陣營中。 但是社會學者的情感研究依據的

是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鮮有將電影作為研究文本納入到其研究對象之中。
將電影研究與社會學研究結合起來的路徑，也納入了中國電影理論與批評的實踐之中。 早在

２０ 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有一波電影社會學的討論浪潮，老一輩的電影理論家提出建立電影社會

學的研究範式，鄭雪來（１９８４）、鍾惦棐（１９８５）、李少白（１９８８）、周斌（１９８９）等分別探討了電影社會

學研究範疇、意義和價值並進行了豐富的電影社會學批評實踐。 涉及情感議題的中國電影批評主

要聚焦在電影的情感表達、情感關係、情感反映生活等方面。 其中最主要的是對電影視聽元素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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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達意作用進行美學分析和敘事研究，例如表演、色彩、配樂、影像風格、空間、敘事等與情感的投射

關係；其次是從性別研究角度的情感批評。
視聽研究和性別研究，都是電影批評中經典的常規研究範式，對於當下不斷湧現的社會新問題

來說，在解讀和批評上略缺新意和力度。 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中國電影與情感研究批評範

式。 唐宏峰（２０１６）注意到《百鳥朝鳳》的鄉愁文化從情感結構上體現了時代的懷舊症狀。 劉春

（２０１３）借助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結構”這一分析範式對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年間的中國電影展開分析，以
“道德感”、“個人感”、“現實感”、“漂泊感”來指代各個階段電影中當代中國的“情感結構”類型。

在全球化消費主義浪潮下，中國社會急劇轉型，近 ２０ 年的發展變化之大令世人瞠目。 很多新

的社會問題浮現，關於階層固化、貧富差距加大、城市生活成本增加、生存競爭激烈等問題的疑慮加

重了普通百姓的心理失落感。 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文化上的不同發展階段等等問題，都造成越來

越難以彌合的意識主體。 而這些深刻的社會問題必然在電影中有所折射呈現，電影也必然擔負著

慰藉普通人心靈、詢喚個體進入共同精神主體的藝術使命。
電影是情感溝通的藝術，又是意識形態工具，可謂是情感研究的天然文本。 筆者近年來嘗試以

電影中的社會情感 ／個人情感表達、親密關係與個體成長、情感的正 ／負性母題等各個角度對電影進

行研究。 筆者認為，電影的情感功用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將愈發得到體現，而探討電影的情感策略

就非常必要和及時。 我國著名哲學家蒙培元認為儒家“不僅將情感視為生命中最重要的問題，兩
千年來討論不止，而且提到很高的層次，成為整個儒學的核心內容。”①這是從哲學高度肯定了情感

文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國夢”構建中，情感文明內涵的研究與建設有著重要作

用。 講好中國故事要“以情動人”，“中國夢”的建設需要對中國情感進行正確的建構和引導，情感

策略在中國故事的講述中舉足輕重。
近年來一批主旋律商業電影在市場上突圍成功，從《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到《戰狼 ２》、

《紅海行動》，這些電影的票房勝利不僅僅是因為主旋律商業化策略對市場投其所好了，或者是類

型製作成熟了，更是因為迎合了某些觀眾的情感需求，在一個恰當的市場時機觸發了成功的市場行

銷和社會情感傳染的傳播效果。 情感敘事策略是電影俘獲消費者的重要基石，尤其對於擔負著傳

播情感共鳴、構建文化共識的主旋律電影來說，成功地完成情感敘事、建構起一個情感共同體，是事

關意識形態腹語術能否奏效的關鍵方面。
新疆在我國“一帶一路”建設中處於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各族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的“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其中情感認同構成了“從感性到理性”的
認同基礎。 在我國少數民族電影發展歷史上出現過兩次高潮，一次是“十七年”時期，一次是 １９８０
年代中後期至 １９９０ 年代初。 而這其中，相對來說，“十七年”時期的成果更具影響力和文化症候

性，其中最為成功的一部是《冰山上的來客》。 基於此，總結“十七年”期間新疆民族電影的情感敘

事經驗，反思電影如何發揮 “情感工作”的革命作用對今天的意識形態工作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
“十七年”時期，涉及到新疆少數民族的電影共有 １１ 部，《哈森與加米拉》、《綠洲凱歌》、《沙漠

裡的戰鬥》、《天山歌聲》、《兩代人》、《遠方星火》、《阿娜爾罕》、《冰山上的來客》、《草原雄鷹》、《天
山的紅花》、《黃沙綠浪》。 這 １１ 部電影具有“政治電影”②的天然屬性，使其難以避免意識形態說

教意圖。 一些電影採用了革命敘事與情感敘事相結合的敘事策略，例如《兩代人》中的將家庭關係

糅合進入民族關係，以主人公對親生母親的認同隱喻群眾對黨的認同，《哈森與加米拉》、《綠洲凱

歌》等片中人物關係的情感線索設置等，但是由於特殊時期的政治背景，階級鬥爭成為影片表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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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重點，導致意識形態話語表述的過於表面化和直白，故事中重要的情感敘事功能被遮蔽和弱

化，很多影片的藝術成就和社會影響力都大打折扣。
從這個角度來看，《冰山上的來客》特別值得我們今天再次學習揣摩。 這樣一部涉及多民族、

邊疆、對敵鬥爭的驚險反特類型電影，是新中國“十七年”電影史上一部成就突出的電影，具有鮮明

的時代印記和濃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同時也是廣受全國觀眾喜愛的一部電影。 《冰山上的來客》攝
製於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年，即使今天來看，這部電影仍然因其跌宕起伏的情節、真摯強烈的情感而具有獨

特的魅力。 電影配樂《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懷念戰友》等膾炙人口、流傳至今，這樣一部反特電

影，其中傳達的歌頌友情、嚮往愛情的內涵更具有穿透歷史、跨越民族的情感力量。
“十七年”時期反特類型電影的大量生產有著其歷史必然性。 革命敘事是時代的主流，但是革

命敘事得以奏效，其原因不乏是因為其中裹挾、交織了情感敘事，將情感敘事代入革命敘事，並通過

並行、置換、融合等手段的使用，從而令觀眾 ／人民完成了情感認同、衷心臣服的精神歷程。 我們可

以通過對《冰山上的來客》的敘事結構和情感能量的分析，獲得關於情感策略之於主旋律電影商業

化的重要啟迪。

二、《冰山上的來客》的情感敘事結構分析

根據麥茨的組合段落理論，我們大致將本片的敘事結構分為 ２１ 個組合段落。 如果將這些段落

的主要情感狀態進行概括、定義，並按時間軸順序歸納，依次如下：恐懼、仇恨———和諧、歡快———悲

傷、糾結———威脅、警惕———輕鬆、詼諧———屈辱、緊張———仇恨、悲憤———懷疑、警惕———仇恨、悲
憤———激動、感動———懸念———緊張、喜悅與仇恨交織———悲壯、崇高。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整個

電影的敘事結構中，各種情感狀態的起伏交織、張弛有度，到了最後三分之一部分，則通過強烈的悲

憤、仇恨，激發出復仇的快感和犧牲的崇高悲壯。
表 １　 《冰山上的來客》的情感敘事結構

序號 敘事組合段 人物關係 情感基調

１ 土匪槍殺群眾 敵我 恐懼仇恨

２ 阿米爾報到路上偶遇娶親、參加婚宴 軍民 和諧歡快

３ 阿米爾閃回往事 青梅竹馬 仇恨悲傷

４ 阿米爾和假古蘭丹姆相認 軍民 ／ 舊情 悲傷糾結

５ 偵查員卡拉深入敵區，遇到女僕 敵我難分 悲傷

６ 特務活動 敵我 威脅警惕

７ 假古蘭丹姆尾隨阿米爾值勤，傾訴 舊情 ／ 軍民 ／ 敵我難分 威脅警惕

８ 假古蘭丹姆夜訪營地 軍民、家庭衝突 威脅警惕

９ 排長阿米爾放羊唱歌試探假古蘭丹姆 戰友 輕鬆詼諧

１０ 土匪欺辱真古蘭丹姆，卡拉解救 敵我 仇恨屈辱

１１ 排長警惕假古蘭丹姆刺探情報 敵我 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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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敵人謀劃進攻， 敵我 危險緊張

１３ 一班長犧牲、納烏如孜遇難 戰友 悲憤

１４ 排長辨識真假古蘭丹姆 敵我難分 懷疑警惕

１５ 真古蘭丹姆講述卡拉犧牲過程 戰友 悲憤痛苦

１６ 真古蘭丹姆與阿米爾重逢相認 舊情 激動

１７ 排長解謎卡拉留下的情報 戰友 胸有成竹

１８ 軍民認親、商議婚期 軍民、親人 感動激動

１９ 敵人準備進攻 敵我 懸念

２０ 婚禮、節慶、對決共同進行，我方大獲全勝 敵我 ／ 軍民 ／ 家庭 喜悅與仇恨交織

２１ 緬懷戰友和民族兄弟 戰友、軍民 悲壯崇高

《冰山上的來客》全片 １０１ 分鐘，影片一開始，用了 １ 分 ３０ 秒的段落交待了土匪槍殺群眾，以
“奴僕們，等著共產黨來解救你們吧”點明了階級對立關係、刻畫了土匪的惡毒和倡狂。 這個段落

的作用是在影片的一開始就激起觀眾的恐懼和仇恨情感，為影片的情感基調奠定了基礎。 仇恨和

恐懼帶來“大敵當前”的同仇敵愾，作為電影來說，這種情感帶來緊張，帶來懸念。
在字幕之後，影片開始了較為舒緩的一個大組合段落，娶親路上偶遇段落既表現了新婚夫妻間

的甜美和諧，又有軍民相遇時的親密無間，俚語“咱們是一個鏈子上的駱駝，到一個地方去啊”具有

雙關含義，暗示了群眾與解放軍是同路人。 緊接著充滿民族風情的叼羊比賽、同志間的賽馬、婚禮

上的載歌載舞都洋溢著歡快、青春、活力，充滿了日常和平的喜悅，襯托了軍民情、戰友情、群眾親情

的可貴。 隨著阿米爾報到、偵查員卡拉的出發，再次暗示一片祥和之中存在威脅和危險。
經過這樣的鋪墊，這部分情節的情感能量主要是積極、愉悅的。 到了阿米爾閃回往事段落，強

調鏡頭中，阿米爾被古蘭丹姆的叔叔推開、掉在地上的錢幣、象徵珍貴情誼的鮮花被地主老財踩在

腳底，象徵著被壓迫階級在經濟上被鄙視，在感情上受到屈辱對待，而這些將激起銀幕之下廣大觀

眾（在當時中國的革命話語中，人民＝勞動人民＝被壓迫階層）關於屈辱的階級仇恨、被拆散的窮人

感情的共鳴感。 在影片的四分之一處，古蘭丹姆和阿米爾的相認，帶來的不是重逢的喜悅，而是舊

情與現實的衝突、個人感情對軍民情的威脅。 這種情感的衝擊帶來影片第一個小高潮，主人公的感

情線發展給觀眾既帶來期盼又帶來焦灼擔憂。
接下來在影片的發展段落裡，一方面匪特活動製造了緊張、恐懼感，一方面古蘭丹姆對阿米爾

的窮追不捨，這種男女感情戲威脅了安定團結的軍民關係，帶來了戲劇的張力也衝擊了觀眾對男女

主人公情感關係的認同。 終於在影片的二分之一處，古蘭丹姆夜訪營地段落，表現了危險的情感關

係威脅到家庭安定、軍民關係，並出現了第一次革命危機。 此時家庭矛盾與軍民矛盾交織在一起，
將懷疑、不信任、敵對的情緒推到一個小高潮。 顯然，這個古蘭丹姆是一個“不守本分”、執意腐蝕

解放軍戰士、別有用心的女人，一個刻意激化矛盾的人，是一個壞女人。 阿米爾是否對她還有著友

情或者愛情就成為了一個讓觀眾擔心焦慮的懸念。
影片的愛情敘事該如何發展呢？ 在接下來的段落，在楊排長機警地意識到古蘭丹姆形跡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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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問了阿米爾到底喜歡的是哪個古蘭丹姆（過去的 ／現在的，大的 ／小的）。 此處關於愛情的明

目張膽的討論，可以說是非常突出。 第一，段落敘事主線是楊排長考驗阿米爾、試探古蘭丹姆，是革

命偵查的需要，因此情感討論具有政治合法性；第二，段落的基調是輕鬆詼諧的，所傳達的對個體情

感的態度積極健康，在禁慾主義革命敘事的文藝創作洪流中，這樣的情感討論，無疑是對觀眾情感

慾望的極大挑逗；第三，其中關於愛不愛、愛哪個的情感問題的主題討論，大膽露骨卻合情合理，因
為此時這個古蘭丹姆已經讓銀幕內外都對她的身份產生了懷疑，而阿米爾的感情立場顯然不僅僅

是一個感情問題，而是一個革命立場的問題。 革命的敘事與愛情敘事合二為一。
敘事線索再次切換到匪特方的活動，第二次出現了女僕這個人物角色，影片將她身份設置為一

個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者。 這樣的身份設置可激起觀眾的身份認同和情感認同，也更加激起觀眾

的同情。 兩個女性角色的不同塑造呈現方式，也為後面觀眾的情感立場選擇打下伏筆。 影片的三

分之二處第一次敵我正面鬥爭是敘事的關鍵轉捩點，革命鬥爭遇到挫折，暫時遇到困難，一班長壯

烈犧牲，阿米爾生死不明，納烏如孜也遇難了。 此時情感能量積蓄到了一個憤怒的高潮，而悲憤、仇
恨的情感不斷累積，可以適時地激起觀眾團結的強烈情感。

新娘古蘭丹姆作為一切悲劇的肇始者，既是革命的共同敵人，又是個人情感的敵人，所以她作

為阿米爾感情糾葛對象的身份必然需要轉變。 在影片的最後三分之一段落，另一個古蘭丹姆（即
女僕）的出現帶來影片敘事的轉機和情感基調的轉變。 而這種敘述又和影片的反特偵探條線一脈

相承，在這條線索裡，革命的領導者楊排長是主線人物。 當真古蘭丹姆帶來卡拉犧牲的消息時，影
片再次發展了一個悲劇高潮，為後面的鬥爭總攻、行動總攻、情感總攻不斷積聚能量。 而真古蘭丹

姆與阿米爾在歌聲中相認帶來了一個重逢的、激動的喜悅高潮。 兩個情感高潮疊加在一起，為影片

的大結局積累了充分的情感勢能，必將期待著一場痛快地動作解決戲。
隨著楊排長解謎卡拉留下的情報，軍民認親、商議婚期等正面動作的發展，我方勝券在握的感

覺隱隱傳遞給觀眾。 然後是非常短促地展現了敵特一方的準備進攻活動，就進入了影片最後的高

潮段落－－婚禮與節日同時進行、叼羊比賽與埋伏對決同時進行，在緊鑼密鼓的追逐戲中（動作戲的

快節奏可助推影片情緒基調向高潮發展），我方大獲全勝，特務頭子暴露，敵人被抓獲。 而且，最後

的“真神”身份暴露為是國民黨專員，巧妙地化解了敵人身份可能隱蔽指向的民族衝突、宗教衝突，
而將矛盾對立的雙方轉移為國民黨與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全國人民之間。

至此，影片完成了全部敘事任務。 但在最後一分鐘，楊排長發出號令“向天空放射三顆照明

彈，讓他們照亮祖國的山河！”，通過想像性鏡頭在勝利時刻緬懷犧牲的戰友，一班長、納烏如孜、卡
拉正面向鏡頭走來，展現了漢人、塔吉克人，軍人和老百姓的共同犧牲才帶來勝利與和平。 這樣的

設計既表現了同仇敵愾的革命情誼，又激起革命的崇高感，影片的情感和主題都得到了昇華。

三、情感能量的轉化與情感敘事策略

社會學家特納將人類的基本情感歸納為正性情感和負性情感，分別有憤怒、恐懼、悲傷、高興四

大基本情感。③在特納理論的基礎上，我們把本片中敘事段落的情感狀態，標記為積極和消極兩種

指向，並依據觀影心理的主觀判斷，將不同段落的情感強度賦予一定量化的指標，以及根據各個敘

事段落的時長，以柱狀圖的形式做出圖 １。
圖中黑色柱體標記的是影片中敵人主要活動導致消極的情感能量，例如仇恨、恐懼、強烈的悲

傷；白色柱體標記的是軍民一方主要活動帶來積極的情感能量，例如友好、和諧、歡快、崇高；深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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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體標記的是一些悲欣交集的情感狀態，例如閃回往事阿米爾回憶悲傷友情時，想起屈辱的階級仇

恨。 另外，圖中將影片中敵我不明、主人公處於危險境遇的充滿懸念和警惕的段落，也標記為深灰

色柱體。 其中，有的段落呈現的情感狀態是複雜的，例如阿米爾和假古蘭丹姆在婚禮段落重逢相

認，流露出舊人重逢的友情 ／愛情的苗頭，但是這對軍民關係是一種威脅，軍民情與個人情產生衝

突，埋下了危機感，所以這個段落的情感能量是積極、消極兩種指向性並存的。 同樣道理，一班長犧

牲、納烏如孜遇難的段落，除了激發觀眾對敵人的仇恨憤怒之情之餘，還有著表達解放軍戰士崇高

奉獻、激起軍民團結產生悲憤共情的作用，在消極情感表達中有著積極情感能量作用。

圖 １　 《冰山上的來客》的情感敘事結構與情感能量時間軸

通過《冰山上的來客》情感能量時間軸的圖示分析，我們可以獲得啟示，這部影片取得的巨大成功，
和它對情感敘事的嫺熟把握是分不開的。 整個影片不停地在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中調動觀眾情

緒，讓觀眾完全緊跟劇情走向、人物情感發展而緊張。 對情感戲的重視，是這部反特影片的真正魅

力所在。 在本文的題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導演的創作手記表達的他的創作理念。 阿米爾的扮演者

阿木都力力提回憶，拍阿米爾初遇結婚的“古蘭丹姆”一場戲時，導演要求“阿米爾”的眼睛要表現

出三個層次，一是對“古蘭丹姆”的愛， 二是對“古蘭丹姆”嫁人的怨，三是自己是解放軍戰士，要克

制和回避。④可以說，《冰山上來客》的敘事成功，就是因為它充分喚起了觀眾的情感體驗，並產生強

烈的情感共鳴，是一種情感敘事成功。
陳剛在 １９６３ 年以現實主義批判視角，充滿了階級鬥爭意識的話語對電影進行了批評。 ⑤其中

對影片情節中的邏輯不嚴謹之處的分析不無道理，例如阿米爾對假古蘭丹姆的倉促相認，假古蘭丹

姆的暴露等情節。 但是為什麼這樣一部影片成為十七年電影中的經典之作？ 顯然觀眾最關心的不

是藝術反應現實、反特鬥爭的真實性問題，而是反特類型片中驚險、危險的情感刺激，以及以反特為

表，以愛情為裡的敘事和情感滿足。
影片的敘事進程既是解放軍與敵特鬥爭的進程，也是阿米爾獲得真愛的進程。 “阿米爾，沖！”

這句經典台詞在 １９６３ 年的時代語境中，有著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是個人追求愛情受到組織鼓勵

的象徵。 這顯然是創作者對當時政治文化環境的“違禁”和突破。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愛情故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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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在反特敘事的大主題之中的，通過以大公無私的反特鬥爭主題獲得了對個體追求愛情的政治

合法性的掩護。 對於廣大觀眾來說，情節引人入勝、敘事策略真正奏效的原因，是個體情感敘事的

生動打動了觀眾、刺激挑動了觀眾、取得了觀眾的廣泛共鳴。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影片中革命敘事與情感敘事兩條線索的交織、融合，這是

反特與愛情故事、革命與個人感情緊密交織在一起的敘事結構。 考慮到 １９６３ 年的時代背景，在革

命禁慾主義盛行時期，愛情戲對當時觀眾具有挑逗刺激的吸引力，讓觀眾緊緊地被影片的革命敘事

所吸引。 而觀眾對情感走向發展的關注與對革命鬥爭勝負的關切就緊密地融為一體，從觀影心理

角度出發，觀眾的感知重點從革命敘事置換成了情感敘事。 但是情感敘事不等同於愛情敘事，而是

各種情感的彙集，既有個人情感，也有社會情感。 階級仇、敵我恨是負性社會情感，軍民情、民族情

則是正性社會情感。 正性、負性社會情感的交替發展，讓影片不斷積聚情感能量。 其中，仇恨、屈
辱、憤怒等情緒的一再被激發，和情感能量轉化有著內在因果邏輯。

影片開頭槍殺群眾的段落奠定了情感敘事的基礎，激起觀眾的恐懼感。 恐懼是情感反應，也是

一種力量，是一種在危險自然界中獲得的生存力量，是一種積極的戒備，因此負面情感卻具有正面

意義。 適當的恐懼，其表現形式就是警惕，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多次出現“警惕”的情緒段落。
激起恐懼和利用恐懼，是革命敘事的手段，是剛剛建國時期，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和文化策略需要，對
敵特力量的警惕需要文藝形式來強調這種恐懼。 反特片的時代必然性，就是迎合了廣大人民群眾

的心理需要。 當時中國人共同的恐懼是什麼？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年，中蘇關係破裂，對未知的革命鬥爭的

可能性、對新的隱藏敵人的恐懼和警惕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集體意識。 而適當的恐懼有利於激起

團結，反特電影就是通過恐懼情感、仇恨情感的再現，來強調革命意識、強化革命意志。
所以，《冰山上的來客》不僅僅是一部禁慾主義時期偷偷夾帶個人情感追求的文藝作品，更是

有著鮮明時代主題的表達社會情感的宏大敘事篇章。 只不過在敘事策略上，該片以個人情感與社

會情感共譜與交織，以“私”代入“公”，由“私”而昇華至“公”，個人情感表達成為社會情感形塑的

工具、手段和橋樑，最後完成意識形態的核心使命。

四、情感共同體的構建與情感工作的理性反思

如果將《冰山上的來客》的情感敘事策略概括為交織、置換、融合，那麼其情感的認同策略可以

總結為強調同一性，弱化我他之分，注重以日常性、細節刻畫來展現人性的個性和共性等特點。 例

如在影片開始叼羊比賽中，表現解放軍戰士俏皮的、生活化的細節———“我說班長，你往優勝區裡

丟羊，你扔我幹什麼”，讓觀眾具有某種可以與國家機器（戰士、部隊）建立情感共通的基礎，戰士的

人物個性、生活細節、人物關係也和普通人一樣，充滿了日常性。 影片中少數民族日常婚俗、娛樂活

動、家常生活情境等的表現，對於以漢民族為主的全國觀眾來說，既具有異域風情奇觀效應的觀賞

價值，又可以對少數民族同胞的生活狀態、情感表達有了親近的瞭解、從而產生共鳴的作用。
“這部影片是八個民族人員合作完成的， 體現了民族間的友誼和團結。 如該片編劇烏·白辛

是赫哲族，影片風俗顧問古里米爾是塔吉克族，演員馬陋夫是回族，恩和森是蒙古族，白德彰是滿

族，扮演真古蘭丹姆的是維吾爾族，還有哈薩克族演員。 這樣的合作在少數民族電影史上是很有意

義的。”⑥《冰》是一部反特電影，也是一部少數民族電影。 從這個維度上來看，這種電影在今天的市

場化競爭中似乎失去了對觀眾的吸引力，因此不具有現實參考意義。 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這還

是一部驚險諜戰電影。 在商業主旋律電影的維度上，它仍然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 商業片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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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非常好地包裹住民族融合的主旋律主題。 在反特敘事中那些關於真假辨別的危險寓意，非常

有效地構建了一個各民族群眾想像中共同的敵人，以“同仇敵愾”獲得革命的“共情”。 而個體愛情

故事中的波折、考驗則設置了一個追求美好愛情、大團圓結局期待的“人同此心”的情境。 反特敘

事是將新疆、少數民族敘事納入到中國大地的革命主流敘事中，而愛情敘事可以成為主流話語反向

獲取少數民族的認同手段。 情感認同與文化認同具有緊密相關性，這對涉及到異族、異種、異質文

化的融合來說，更是具有重要意義。
影片 ７８ 分 ４０ 秒定格為楊排長和老漢站在山巔，手握手深情對視，對稱構圖、平分畫幅，此時無

聲勝有聲，他們一個失去戰友，一個失去兒子，這種悲痛感的共情以及同仇敵愾的仇恨將影片的革

命敘事推向一個必然。 毫無疑問，在這樣的情感高潮段落，軍與民形成了情感共同體，也必然形成

行動共同體。 在這個定格畫面中，楊排長和老漢，解放軍 ／老百姓、漢族官兵 ／少數民族群眾，完全對

等並立，身份差異符號已經完全淹沒在了同生共死的“共情”時刻，並明確表達雙方結盟的關係。
至此，革命鬥爭中的主體與跟隨者的身份差異消失，他們成為了共同的主體。 這個影片的高潮時

刻，正是銀幕內外———影片中各人物主體和不同民族的觀眾作為想像性主體等多方面“主體”在一

個想像性時空，情感、革命立場達到了交織融合的時刻。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對“民族”作過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

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⑦也就是說，民族是以“想像”的方式建構的，是“一
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 在這裡，想像不是虛假和捏造，而是一種“想像性關係”，“正如阿爾都

塞把意識形態界定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想像性關係，個人與民族或民族屬性的關係也是以想像性

的方式來完成的”。⑧意識形態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想像性關係，民族也是一種個體與群體間的想

像性關係，它是建構的，而且是不斷建構的。 情感也是一種想像性關係，也是建構並不斷建構的。
無論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還是民族身份傳承，情感都在其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成伯清在《社會

建設的情感維度———從社群主義的觀點看》⑨中提出了社群主義（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又譯為“共同

體主義”、“社區主義”）的精神和精髓是“建立在對共同體的理解和期待之上”，而“共同體的內核

恰恰是一種軟性的、彌漫的主觀體驗”。 成伯清認為共同體的核心是共同情感，“重建共同體的強

烈訴求，歸根結底也就是對重建共同情感紐帶的熱切希望”。 以此角度回顧《冰山上的來客》，更加

可以看到該片在凝聚各民族群眾的革命意識、共建共同情感方面的意義。 在今日新疆，隨處可見

“各民族群眾就像石榴籽一樣緊密團結在一起”的宣傳口號。 可見，不分彼此是民族政策宣傳中最

為重要的情感基石，而強調共性、塑造共情，就是對分裂異化的抵抗。 《冰》中的戰友情，就是在戰

友身份下，超越了民族身份的關係，是戰鬥的友誼，是共生共死、血與火淬煉過的深厚情誼。 區分，
意味著異化，意味著排斥。 不分彼此，意味著同化，意味著接納，意味著融合。

情感共同體和民族身份、意識形態認同一樣，也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 相對其他想像的共同體

來說，情感認同通過同情共情的模式，更容易達到一種非理性的認同，即感性的認同。 其基礎就是

最具有普適性的人性中的共性。 但情感共同體既然是建構出來的，就意味著它可能是流動的。 而

且，它的流動性遠甚於民族、宗教、文化等。 它附著在民族、宗教、文化、藝術等形式、體制之上。 構

建情感共同體意味著這是一種“情感工作”手段。 這種工作手段在我們的革命記憶中一點都不陌

生。 裴宜理的《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通過對國共兩黨革命手段的比較，發現共產黨在革

命年代通過情感調動的工作模式（ｅｍｏ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來發動群眾革命是一個被經驗證明十分有效的手

段，而戲劇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 “共產黨人究竟是如何鼓動———實際上是需要———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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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表達心中的憤怒、恐懼和羞愧等感情的。 這篇論文將描述在戰爭年代得以確立的這一情感工

作模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繼續存在的諸種方式，以及它在諸如鎮壓反革命、反右傾運動、大躍

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當中的深刻影響。”⑩裴文中關於批鬥會的程式描述，精准地再現了一場

“反特戲”的敘事結構：激起仇恨、屈辱———激起復仇的慾望———復仇之後的快感昇華。
無論是土地改革時期的戲劇動員大會還是以此為濫觴的各種批鬥會，其情感工作的過程結構

和革命影片具有著同構的本質，恰與列寧認為電影是最好的意識形態宣傳工具如出一轍。 戲劇、電
影等藝術形式在情感工作上的特殊而巨大的功能，都使得它們作為情感工作的載體———一種意識

形態工具被充分重視和利用。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情感調動這一奏效的方式，其中極容易充

滿非理性的扭曲。 情感被當作工具使用時，掌握和使用這一工具的主體，需要其他的手段來配合才

能做到收發自如。 如果沒有理性的轡頭，情感敘事容易使觀者在衝動之下臣服於一些缺乏邏輯與

事實的傾訴，從而失去對真理、真相的追求和自主思考。 與講事實擺道理的工作方式相比，訴諸情

感的同化手段確實來得容易和直接，但是我們要警惕其中非理性成分的氾濫，用現代文明的視野和

標準建立理性的底線。
《冰山上的來客》的情感敘事策略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示範意義，對於敵我鬥爭敘事模式的

電影類型仍然具有參考意義。 也許今天的電影創作，情感敘事已經不需要藉助一個革命主題來獲

取政治合法性，但是敵我鬥爭這種基本創作模式由於它具有緊張懸疑、驚險刺激、勾心鬥角等類型

特點，起到電影敘事結構的支撐作用，通過變形、移植等劇作手段，仍然具有廣泛的市場適用性。 而

在這種類型中，情感敘事起到推波助瀾、煽動情緒的作用，則具有另外一番巨大無比的威力。 現象

級主旋律商業大片《戰狼 ２》的大獲成功，與其情感敘事策略吻合了敵我鬥爭敘事模式、吻合了一貫

奏效的中國群眾運動的情感工作模式不無關係。 但是如果以情感共同體構建的維度，將《冰》與
《戰狼 ２》做比較，也許我們會發現今天的電影創作者，在思想意識高度上並沒有超越 ５０ 多年前的

這樣一部呼喚了民族大團結、大融合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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